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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是一个围棋术语。复者，
重复过程，反复推敲。盘者，下过的
棋。复盘就这么简单明了。所以就
与“收官”“先手”“完胜”等术语逐渐
走出围棋小天地，进入人们的日常
生活。
回想小时候学棋时，大约只有

老师让八九子的水平，老师就正正
经经地要求我学会复盘：“你下棋老
师不可能一直盯着，老师问你下了
什么棋，你必须能够复盘，否则老师
没法教。”我刚连连点头，老师又紧
接着补充道：“复盘没叫你死记硬
背，如果你下的棋有自己的道理，自
然就能记住了。”记得老师肯定没有
使用“内在逻辑”之类表述，10岁左
右听不懂的。
随着自身水平的提高，遇到的

对手必然越来越强。对局后双方分
享着手思路，总结成功的下法，反
思失败的教训，也是常见的复盘形
式。这种复盘就不是单方面受教
了，而是双向交流，是共同的切磋
琢磨。这还会让第三方乃至更多人
受益，所以成为专业队伍日常训练
的重要内容。想必大家从媒体报道
中看到过，有些重大比赛之后，刚
刚还是针锋相对，而双方告别之

前，竟能平心静气复盘，坦诚交流
感想。这是围棋独特的美丽风景，
堪称竞技体育比赛中的奇葩。也许
这正是围棋固有的文化属性使然。
话说近代中国围棋曾经大幅度

落后于日本。对日本围棋照抄照
搬，就形成习惯性思维。不但模仿
棋艺，术语也拿来就用。“模样”
“急所”“手筋”等等，几乎成为中
日通用术语。共同使用汉字更增加
其便利性。然而，以上两种中文统
称的复盘，在日文中却是各有各的
说法。指导性质的复盘叫“手
直”，手是着手，直是修正、改善
之意。动宾结构动词在后，正是日
文的标准语顺。而推敲性质的复盘
叫“感想战”。感想也就罢了，凭
什么叫“战”呢？且往下看。
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中大出风头

的超一流棋手小林光一，不仅棋艺
拔群，其胜负心也令人敬畏。他复
盘极端认真，对于对手的意见绝不
敷衍搪塞，一定要祭出最强手段，

得出他认可的结论。当然，大多
数场合的确能够证明，实战中他
的下法正确，毕竟水平明摆着。
所以同行们戏言，小林光一下一盘
棋要赢两盘，一盘是实战，另一盘
是感想战。他要告诉对手：实战是
你输，换一种下法还是你输。
如果一定要找鲜明对照的例

子，那就要数关西棋院苑田勇一九
段了。苑田天性偏于木讷，与中国
棋手复盘，又多了语言障碍，话就
更少了。
典型的场面是：看到对手出招

并辅以询问或手势时，苑田面无表
情，一声不吭地在盘面上落下一子
又一子。即使有译员在场，苑田也
很少主动说话，只是跟着对手的落
子而很快落子，像在下棋一样。而
对于优劣的判断之类，几乎不张
口，活脱脱瞎子吃馄饨——心中有
数。苑田是以“手谈”发表“感
想”，不跟对手“战”。总而言之，
复盘与双方的棋艺水平和性格修养
密切相关。与“世界
上没有相同树叶”之
说十分契合，或许也
为“千古无同局”赋
予了别样内涵。

华以刚

复 盘
即使从没去过丹麦的人，也知道哥

本哈根港口的小美人鱼铜像，她如此出
名，甚至还被请来参加过上海世博会。
可没想到的是，如今取代小美人鱼成为
当红打卡地标的，竟是一座垃圾山！
确切地说，它其实是个临海而建、形

似山体的垃圾发电厂，就在小美人鱼背
后，离丹麦皇宫不到两公里。垃圾厂在
地球上大多数地方都被嫌避，可这里每
天有三百多辆垃圾车
进出，每年要处理45

万吨垃圾，当地人对
这座建在家门口的垃
圾厂非但不讨厌，还
昵称其为“哥本山”，这是为什么呢？
它的设计者英格斯说，当你花了几

十亿元在市中心改造垃圾处理厂，你不
能让它成为一个丑陋的箱子，邻居厌恶，
还影响市容，你必须让它成为一个漂亮
的公园，一个真正被人喜欢的地方。我
们要以更聪明的办法生活，比如把原本
要丢弃的废物看作一种宝贵的资源，毕
竟一吨垃圾产生的价值，几乎相当于两
桶原油。
英格斯从小在地势平坦的哥本哈根

长大，他知道当地人一直很羡慕有山的
邻国，那么多丰富多彩的户外活动，他们
渴望自己也能拥有一座“山”。于是，他
特意让垃圾发电厂内部的机器设备，按
高低顺序进行了布局，由此形成了一个
9000平方米的巨型铝制斜屋顶，平地而
起，仿佛闪闪发光的山脊。7000株灌
木、300棵松树和柳树，构成了错落有致
的“山地”景观，蜜蜂、蝴蝶和各种飞鸟也
主动搬过来，在这里安居乐业。
滑雪爱好者可以搭乘输送带、电动

拖板，或透明升降机到达顶部，一路能看
到垃圾厂内部24小时不停运转的实时
动态。露天雪场拒绝耗费能源的人工式
造雪，与奥林匹克U形滑雪场长度相同
的雪坡，全部采用再生材质，一年四季都

可以滑；上面附着了土壤，
种植了草，以缓冲防跌并
帮助排水，同时滑雪者的
滑板也可以修剪一路穿过
的草地。
英格斯小时候想成为小说家，后来

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设计师之一。
他是“可持续享乐主义”的倡导者，认为
要践行环保、绿色、可持续的生活，不用

非得过得像苦行僧那
样，也可以是愉快的、
舒适的。
这种理念贯穿于

他的设计之中，不打
算滑雪的人也喜欢“哥本山”，他们在城
市最高的观景台上俯瞰北欧大陆，在屋
顶酒吧畅饮、在全景健身房挥汗、在“山
脊”上攀岩；近500米的徒步道，仿佛郊
野，哥本哈根风光透过树隙，一路隐现。
此时，脚下“山体”内，无法循环再利

用的废弃垃圾，正不间断地转化为热能
和电力，转换为快乐和享受的源泉，为整
座城市供电供暖。经过清洁处理的灰烬
被用来修造路基，而喷出的羽流蒸气只
含有水和二氧化碳——英格斯打算让它
每隔一段时间，就往空中吐一个巨大的
圈圈，同时吹响口哨，仿佛教堂钟声的现
代版，用幽默的方式象征着人类的进步
——是不是很有意思？
我们戴上头盔，跟随教练在陡峭的

“山顶”腾挪跌宕；而“山脚”下，戴耳机的
滑雪者则伴着电音在雪板上跳跃。有人
在安全网附近摔倒后，咯咯傻笑；有人握
着一杯啤酒，享受这座“高山”所带来的
视觉震撼。
谁能想到，一座“垃圾山”竟然是全

丹麦最好的露天滑雪场、攀岩和徒步胜
地！工业的废弃物成就了最新最时髦的
生活方式。教练说，春天来临时，漫“山”
遍野会开满花，还可以摘野草莓和小浆
果，会有橘色的狐狸宝宝出没呢。

曲玉萍

一座垃圾山的享乐哲学

来颐和园拍照，十
七孔桥是绕不过的重要
地标。

2024年2月20日
晚，北京迎来龙年初雪，
这场大雪整整下了一
夜，正可谓“瑞雪
兆丰年”。第二
天一早，我在开
园的第一时间冲
进颐和园，背着
相机、镜头、三脚
架，鞋上还穿着
冰爪，一路边走
边拍，并走过十
七孔桥，向南湖
岛走去——在这
里向东能够拍到十七孔
桥与廓如亭。
令人惊喜的是，拍

摄点旁边还有一棵树，
橘红色的叶子积满了白

雪，好看极了。我很清楚
这样的场景可遇而不可
求，因为随着温度升高，天

亮后不久这些积雪
就会融化，于是我
立刻开始寻找最佳
拍摄角度。
我发现，把相

机调整到尽量低的
视角能够拍到竖构
图下白雪红叶与十
七孔桥、廓如亭同
框的画面，只是这
样的拍摄角度需要

格外小心，因为地面非常
容易滑倒，幸好我穿了冰
爪。
这张照片可以说是可

遇不可求，也是我今年春
节期间自己最喜欢的照片
之一，其背后的拍摄过程
让我十分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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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影

1922年10月上海大
学正式诞生，校址设在闸
北青云路。名义上是国共
两党共同领导，实际上是
我党直接创办的干部学
校。
它由一所私立学校接

管改组而成，为了对学校
的发展有利，当时推选于
右任为校长，委派
邓中夏前去任总务
长（又称教育长）。
陈望道于1923年
秋收到一张署名
“知名”的纸条：“上
大请你组织，你要
什么同志请开出
来，请你负责”，陈
望道一看字迹就知
道是陈独秀书写，
当时陈独秀任中共
执行委员会委员
长，虽然陈望道因
对他恃才傲物、家
长式的处事方式有
意见而离开了，但
对党的委派任务欣
然接受。陈望道到
上大后除了担任中文系主
任，还开设了修辞学、文学
概论等课程。瞿秋白担任
系主任的社会学系，教员
大都是中共上海地下组织
的领导成员、理论家，美术
科主任是洪野，英文系主
任是何世祯，另外还聘请
了一批社会名流如刘大
白、邵力子、叶楚伧、田汉、
沈雁冰、俞平伯、周建人等
来校任教。
因为学生猛增至近六

百人，学校地址迁到西摩
路（如今陕西北路），当年
上海大学的教学内容、方
法和学校的管理体制都别
具一格，学校民主气氛浓
厚，学术研究活动活跃。
上大的校领导鼓励学生走
向社会，奔赴革命，在反帝
反封建斗争和各项社会改
革活动中，上大的师生都
是走在时代最前列的。西
摩路是“五卅”运动的策源
地，上大师生几乎都参加
了这震惊中外的反帝爱国
斗争，而且在上海工人第
三次武装起义中，组织了
行动委员会与工人一起并
肩战斗。
在邓中夏根据党的指

示去了广东组织工人运
动，恽代英也于1925年底
离开上大后，陈望道接任

了教务长和代理校务主任
的职务。他肩负重任，在
党的领导下继续投入斗
争。由于反动派的迫害，
上大几经迁移，1927年春
天于江湾西镇筹建新校
舍，可是新校舍刚刚落成
不久，蒋介石背信弃义发
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

变，学生上了不到
两个月课，学校就
被查封了。陈望道
受党的委派在上大
工作了四年，为党
培养了许多优秀的
干部，如阳翰笙、丁
玲等。
后来，田汉等

创办了一所艺术院
校“上海艺术大
学”，但仅办了一年
余就被法租界巡捕
房查封。地下党为
了发展左翼文艺事
业，更好培养进步
艺术人才，决定筹
建另外一所艺术学
校——中华艺术大

学。中华艺术大学原来的
经办人因能力有限，无法
维持治理该校，所以学校
办得不景气，打算放弃该
校。中共地下党组织获悉
后决定派人前去接管，决
定选派一位在文化学术界
颇具声望的民主人士来主
持学校工作，经过反复考
虑决定聘请陈望道来担任
该校校长。
地下党组织决定由冯

雪峰、夏衍出面与陈望道
联系，冯雪峰是陈望道的
同乡，又是在浙江一师求
学时陈望道的学生，而夏
衍是杭州甲种工业学校学
生，也是“一师风潮”活跃
分子，与一师学生施存统
合编《浙江新潮》杂志，“一
师风潮”的导火线文章《非
孝》就刊登在《浙江新潮》
上。他俩早在“五四”新文
化运动时期，就从陈望道
老师那里接受了进步思想
影响，当二人代表组织委
以老师重任时，陈望道欣
然答应，为了共同的革命
目标，他们师生兼战友之
间非常默契。
中华艺术大学正式成

立于1929年，这所学校设
在闸北窦乐安路233号
（今多伦路201弄），在这
所学校内，设有中国文学

和西洋画二科，夏衍自己
任教务长兼任中国文学科
主任，负责中华艺大日常
行政事务；西洋画主任为
许幸之。当时在中华艺大
任教的教师大部分都是左
翼作家和画家，如在中国
文学科任教的彭康、朱镜
我、冯乃超、李铁声等，在
西洋画科任教的沈西苓、
王一榴等，还有一些是上
海艺大被查封后，转到中
华艺大工作、学习的师
生。中国公学和复旦大学
的学生也纷纷赶来旁听。
在陈望道任中华艺大

校长期间，学校的政治气
氛异常活跃，师生们经常
去工厂、社会中发动各种
活动，进行社会改革。在
大革命失败后，要在统治
区举行聚会非常困难和危
险，中华艺大是当时能够
举行半公开活动的极少数
学校之一。
学校一度成为进步活

动聚会的场所，成为20世
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
左翼文艺运动中心。中国
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在
这里召开，无疑是陈望道
积极配合和支持的。陈望
道就职中华艺大期间，鲁
迅也给予热情支持，1930
年2月到3月之间，曾三次
应陈望道邀请前往中华艺
大作演讲。大革命失败后
受党内左倾盲动主义路线
的影响，一些人不顾白色
恐怖的严重存在，提出冒
险主义的错误主张并且随
之行动，组织暴动、示威游
行，中华艺大师生也经常
参加，1930年5月29日终
于逃脱不了被国民党反动
派查封的命运。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

书，也是最好的老师。学
习历史，是我们把事业继
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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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明媚的一日，大巴在一望无际的苏北平原穿
行，透过车窗，洪泽湖遥遥在望，我不由心旌摇荡。作
为神州五大淡水湖之一，洪泽湖素有“大湖”之称。多
年前，我也曾屡屡从苏北平原走过，却阴差阳错，一次
次与洪泽湖擦肩而过。
此刻身在车中，因为视线的遮挡，无法看到大湖的

全貌，却顿感大巴一直绕着堤岸在跑，湖水的呼吸越来
越近。
于是特别巴望大巴能够戛然而止，在靠近大湖的

任何一个路段停下，让我可以沿大湖堤岸走走，或者像
堤岸上的那些树木，面对宽阔的湖水长久伫立。

从车窗望去，
大湖其实是被许多
繁密的树木簇拥
着，就像湖水生出
的长长的缠绕着的

发辫。我留意到这些在堤岸边生长的树木，有山杨、梧
桐、泡桐、云杉、银杏、榆树，还有众多我辨识不了的树
种。作为洪泽湖湿地的一部分，树木在这里饱受湖水
的滋润，枝叶纷披，郁郁葱葱，与栖落的鸟群一样，俨然
已将这里视作了栖息之地。
大巴终于在大堤45公里处停下，这里是周桥大塘

遗址公园所在地。当同伴们纷纷走向公园参观时，我
已悄悄穿越马路，迫不及待地去拥抱洪泽湖了。
据说从高空鸟瞰，在江苏境内的洪泽湖形似天鹅，

俨如在广袤的版图上引颈高歌。此刻站在湖边极目远
眺，即使漫无涯际，水天一色，视野之内的大湖也只是
巨型天鹅的一角。
比起在疾驶的车中初见之下的大湖，一旦真正面

向浩浩汤汤的湖水，不知怎的，我反而变得平静，呼吸
也和缓许多——莫非我在调整自己的呼吸，来呼应大
湖的呼吸？
“即使身处果壳之内，我仍自以为无限宇宙之王。”

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的这句经典台词，道出了人
与空间的相对论，幽闭逼仄的空间，往往使自我放大、
无限膨胀。可一旦置身无限广阔的空间，人又会直视
自身的微小。伫立在大湖旁，我就生出了这样的感
喟。是的，无论不远处一棵形如摊开手掌般的刺槐，抑
或孱弱若我，都一样顿感自身的渺小和卑微，仿如大湖
的一滴。
长久面向大湖，也让我看到了不可思议的景象，视

野之内，渺无船只，天际也不见通常点缀的点点帆影，
我正疑惑于大湖何以如此平静、波澜不兴，忽见大湖之
上，落日缓缓下沉，热浪滚滚，炙烤湖面，一时间湖水煮
沸一般，云雾蒸腾，我的周身也灼热无比。然而我确信
在此长久伫立，如同堤岸上那些挺立的树木，躯体不会
干涸，更不会枯萎。
迈开步子，我几乎迎向落日，一步步沿堤岸更远处

走去，落日投下道道金光，使人不敢直视，眼前一阵发
黑，视线之内，充满了压迫感，唯见湖面闪现粼粼波光，
落日欲落未落，湖水纷纷开道，仿佛在为夕阳的降临做
好了准备……
在湖畔不知不觉盘桓了许久，我正欲转身走向停

靠路旁的大巴，与同伴们会合，却见同伴们纷纷迎面走
来，显然他们都不想错过与大湖的亲近。擦肩而过之
际，同伴们仿佛与我进行了匆匆的交接仪式，沿着方才
我走过的路径，迎向大湖，并纷纷掏出手机，将广阔湖
面收入镜头，或者与湖水同框合影。

张 樯

大湖的一滴


